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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汉字繁简之争历来是颇多争议的一个文化主题，汉字由繁入简的转化经历了历史的波折之后现已为大众
普遍接受并成为了主流趋势，但不可否认的是两者同为文化传播与传承做出了不容小觑的贡献。在面对简体字改
革已基本成功、已既成事实的现状,我们要既能在专业学习中有意识地培养繁体字读写意识,同时更为深入地领会
到继续规范使用简体字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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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绪尔曾定义语言是“音义符号的结合体”，而文
字则是语言符号的符号，它为人们记载文化排除了时
空限制的障碍，是文明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文字的
出现，意味着人类进入文明时期。作为有着悠久历史
的文明古国，中国的汉字是世界文字起源之一，也是
当今世界上所使用的文字之一，同时是 古老的表意
文字之一，它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1300 年的甲骨文。世
界上曾有四种古老的表意文字，由于种种原因，另外
三种都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唯有汉字仍然保持着
旺盛的生命力。从殷商甲骨文到魏晋的楷书，再到现
如今的简体字，汉字方块字独特的形状见证了汉字由
繁入简的演化过程。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带动精神文
明持续发展的今天，文化多元的视角将焦点转向“复
古”，而表现在文字上即为繁简字之争。从繁难到简易，
汉字形体的表意性在逐渐减弱而符号性在逐渐加强，
同时会有许多字在演变过程中形体发生了质的变化，
汉字形体的变化，一是由其表意性的特点决定的，二
是使用汉字的主体——人的思想意识变化起着主导作
用。简化汉字，在古代是汉字形体的自然演变，到近
代是字形的有意识的改革。 
1  汉字简化 
1.1 时代背景 
近代汉字的简化是在专家学者的主张及行政手段
干预下得以逐步实现的，这是政治作用于文化的具体表
现，因为字体繁简都是文化的内含物。推行简体字的过
程也并非一帆风顺，受到了反对势力的阻挠，例如 1936
年，国民政府曾一度收回简化通令，近代学者诸如胡适、
傅斯年等人也对简化字颇有微词，但总体以趋向简化为
主，通过承上启下的方案颁布，由定点试验到全国推行，
以达到推广简体字，逐步实现文字平民化的目标。 
在中国古代教育不普及的情况下，只有少数人能够
使用汉字，而且统治者的汉字观偏于保守，民间流传的
大量俗字被贬为讹字，不登大雅之堂。19 世纪末叶，
西方工业文明入侵农业文明，中华民族面临着深重危
机，普及教育、开通民智成为社会的共识。为了普及教
育，降低汉字学习的难度，要求采用俗体字的呼声日渐
高涨。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国开始了近百年的汉字简化
运动。直至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社会进入信息网络时代，
生活节奏加快，工作繁忙，人们希望用较少的时间和精
力就能掌握所需要学习的事物；同时，计算机进入社会
生活各个方面，简化字提高了屏幕显示的清晰度，节省
了目力，受到欢迎。 
1.2 产生原因 
简体字之所以会衍生， 根本的原因无外乎人追
求更加高效便捷的“惰性”驱使。无论是工业革命机器生
产代替手工劳动，还是音韵学史上-p 、-t 、-k 几个入
声韵母韵尾的消失，都可说是人类“趋懒”的心理表现。
正是由于人类内心本质上的“懒”，在发音时舌位唇齿懒
于移动，在劳动工作时图求省时节力。诚然，这种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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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一无是处地要遭受谴责，高科技的飞速发展使人们
享受在由于懒惰而带来的便捷之中，反作用于社会科学
技术的进步，因而在快节奏的信息爆炸时代，简体字的
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是毋庸置疑的。简单的字形
结构和不多的笔画数量可以大量缩减使用者书写时间，
其较为清晰的辨识度也可使信息传播更方便。 
2  繁体汉字的优势 
2.1 文化传播 
就文化传播的角度而言，简体字以其较短的书写时
间似乎较繁体字更优，事实上未必如此。也正是由于科
技的快速发展，计算机的诞生无疑是对 21 世纪影响颇
为深远的发明之一，用计算机记录汉字语言时多采用拼
音输入，汉字拼音化使得简体字这一优势大为减弱，也
为繁体字的存续提供了极大的技术条件支持。 
2.2 语言习得 
至于“简体字推广的主要任务是扫盲”这一论断，从
语言学角度来加以分析也是缺乏一定逻辑关系及理论
依据的。文盲之所以为文盲，根源在于不识字，与字形
笔画的复杂与否并无决定性联系。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
语法学说认为，语言学研究的真正对象应该是说话人对
语言的内在认识，即“语言能力”。正是这种能力使人们
能够说出和理解过去从未说过的句子。因此，生成语法
就是研究说话人语言的能力。儿童天生就具有一种学习
语言的能力，人类大脑语言方面的初始结构，使儿童仅
仅通过来自家人和朋友极少量的讲授就获得复杂的语
言能力成为可能[1]。人们天生具有一种语言习得机制，
而语法是人脑先天就具备了的装置，是人类天生就具有
的一项禀赋。人从出生到孩童时期学会说话，能够说出
符合语法的完整句子并非家长乃至学校教育的刻意为
之，事实表明，这种现象更多的是自然形成的。而真正
严格的语法教学一般是在中学乃至高等教育阶段才给
予传授。生成语法学派认为人类的语言机制是靠遗传获
得的，就如同一台计算机的配置是固定的一般，“原则
天生，只调参数”。 
类比语法而言，文字也是如此。一个人如果从生下
来就生活在以繁体字为记录文字的语言环境之中，那么
他的大脑思维方式便会习惯这种类型的文字，正如我国
香港、台湾地区的人一般，他们并不会认为简体字就如
使用简体字的中国大陆民众一般好学易记。简体字对于
辨认和记忆并非就具有压倒性的优势，恰恰相反，由于
简体字的笔画较少，字与字的相似性就大大提高了，而
区别度却大大降低了，比如“风与凤”“厂与广”易混[2]；
而采用同音替代的简化字极易造成混淆，还使得汉字总
量增加，给记忆和认知带来一定的困难。在汉字简化过
程中因方法不科学、手段不彻底所导致的“多繁对一
简”，给计算机编码录入带来了不小的困扰，例如“不干”
分化为“不幹”和“不乾”等。以上足以说明简体字的简化
对于文化的转播作用并非是有利无弊的。 
2.3 文化传承 
再从文化传承的维度看待繁体字的优点，首先是书
法上，繁体字结构上的饱满所带来的古朴典雅给人以视
觉愉悦的享受；再者就是掌握了繁体字的辨识对于古籍
的阅读理解是很有帮助的，这同时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传
统文化的继承。繁体字之所以为部分现代文人所推崇，
正是因为其较好地保留了汉字形旁与声旁相结合的表
意性，如“西湖十景”中有一景叫“麯院风荷”。明代田汝
成《西湖游览记》解说：“麯院，宋时取金砂涧之水造
麯，以酿官酒。其地多荷花，世称‘麯院风荷’是也。”
此处本来是酿酒之地，酒的醇香与荷的清香混合在一
起，别有风味。现在却改成了“曲院风荷”，人们大概只
能理解是唱曲之地，难以领略酒的醇香了。再如“當”
是一个形声字，以“田”为形，以“尙”为声，其本义为两
块田地面积相等。简化后的“当”字既没有形符也没有声
符，既失去了“當”的意义特征，同时也失去了其声旁的
表音功能[2]。 
简化汉字中有些为了追求笔画的减省,而破坏了汉
字的表意性，甚至破坏了形声结构的表音作用；繁体字
理据性强，可以构成声符、义符的序列，记一个声符或
义符，就可以记忆同系列的字。例如“穀”字，只要记忆
一个字，就可以记忆跟它字形相关的“轂、嗀、瀔、榖”；
而简化字把“穀”简化成了“谷”，跟其他字的关系拆散
了，笔画减少了，反而不容易记忆了[3]。而恰恰正是繁
体字这种表意性的形象方便记忆，也更便于后世传诵。   
3  简体字之利 
然而，在看到繁体字之于文化的精妙绝伦之处时，
也不能否定简体字的“非文化性”。文字的作用之一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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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语言，文字诞生的初衷也正是为了提高记录语言的
效率，这与汉字简化的目的是一致的，至于这一记录下
来的成果好坏与否并不能决定其是否是文化的组成部
分。吕叔湘先生认为，“代表语言，也就是能读出来，
这是文字的本质。”简化字和繁体字，都能代表语言，
只是形体不同，它们的读音是相同的，表示的意思是一
样的。因此它们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在文化含量上具有
一致性。并且简体字的存续时至今日仍发挥着不可或缺
的作用，不能以符号的优劣否定文化的价值意义。 
3.1 文化传播 
在文化传播方面，简体字的优势是有例证可循的。
在东亚文化圈中，日韩文字的片假名就来源于中国的汉
字，汲取的就是汉字简化的精华，可谓是“简体字中的
简体字”；放眼至世界文化交流的维度，简体字对于母
语非汉语的第二语言学习者而言似乎更为容易。在这种
情况下，显然不适用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理论”去套用
汉字学习过程，首先在对外汉语的教学中，“字本位”
的教学因为难度较高而置后，因为第二语言学习者已经
受到母语思维方式的“负迁移”影响，例如印欧语系多为
表音，因而在汉字学习过程中，笔画和部件越少的汉字
越容易学会。学者们对学生学习汉字时对不同笔画汉字
的识别反应时间做了实验统计，喻柏研究表明，在 2～
15 画汉字的命名反应实验中，笔画多的汉字，注视反
应时间长；笔画少的汉字，反应时间短[4]。同时该研究
表明，外国学生学习汉字时， 初只记忆笔画，对部件
没有概念，等汉语水平提高以后，他们对部件的利用就
开始变得有意识，部件的作用分成几个方面: 位置、功
能、数量等。位置和功能（也就是表达的意义）与简体
字、繁体字的分别无关；数量上，如上所述，笔画少注
释与书写的时间短，因而同样是简体字占优。 
3.2 文化传承 
至于传承文化方面，首先中国传统文化的定义是
“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
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
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
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
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
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5]。不能绝对地说繁体
字的普及识用就能完全地继承弘扬传统文化，它的确能
够帮助我们更好地阅读和理解古籍，但是这并不代表掌
握了传统文化，首先古籍文献只是传统文化的其中一部
分，再者能够辨认书写繁体字也只是一项基础能力，了
解中国古代文化还需要学习大量的理论知识作为支撑。
古籍阅读是一项系统工程，文字只是一个平台，还要结
合训诂、语音，以及历史文化背景才能领悟中华传统文
化之精妙[6]。 
4  孰繁孰简，并行不悖 
任何一项新事物的出现都有其必然性。时代在进
步，简体字作为汉字简化的产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
势。因为繁体字本身也就是汉字简化过程中的一项中间
产物，倘若一味地厚古薄今，那么人类社会将止步于甲
骨文文明时期，这是与语言自然发展规律相悖的。而且，
从日常交流来看，研究古文字的人也不见得就用古文字
进行交流，因此专业学习中重视繁体字与日常生活中使
用繁体字间并不矛盾。从结构上看，汉字的字形与它记
录的语素在读音和意义方面有着密切联系，表现为汉字
具有较高的理据性，因而在学习和研究时必须十分重视
汉字这个特点。从整体上看，繁体字的理据性似乎略优
于简化字，例如繁体字“塵”，表示鹿奔跑时掀起灰土，
而简化字“尘”改为小土，尘是细小的土粒；繁体字“竈”
是从穴、鼀声的形声字，而简化字“灶”改为从土从火的
会意字。说“塵、竈”反映了华夏文化，而“尘、灶”就不
反映华夏文化，是没有根据的。 
汉字理据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本质上都和华夏文
化有联系。简化汉字的实质是减少汉字的多余信息，并
不改变汉字的性质和结构，因而也不构成对华夏文明内
涵的损害与消减。简化字和繁体字性质一样，文字本来
就是工具，是记载文化的载体，简化了是为了记得更快，
避免出错，和否定传统文化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割裂历
史，割断联系，搞旱地拔葱式的语言文字突变革命，只
会导致语言文字的混乱和思想的反动。我们应树立正确
的认识态度，即所谓的繁化、简化都是汉字在自身运行
中的一种调节机制，有一个活动的度，处理好了才有可
能使汉字字形结构有效地为汉语服务。一种语言、一种
文字要健康流传下去，除了要尊重语言自身自然发展的
规律之外，还要定期地归纳、整理和规范语言文字发展
的阶段性成果，扬长避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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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简化并非像焚书坑儒般使繁体字消失殆
尽，更进一步说，繁体字从来就没有消失过。事实上，
繁体字在学术和艺术领域一直是长期存在的，这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七条中有明确
规定：“有文物古迹；姓氏中的异体字；书法、篆刻等
艺术作品；题词和招牌的手书字；出版、教学、研究中
需要使用的；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特殊情况等情形
的，可以保留或使用繁体字、异体字。”国家以法律的
形式承认了繁体字存在的可行性，从另一角度看也是对
繁体字存在价值的肯定。长期以来，中华书局、商务印
书馆等出版社为保存和整理古籍，出版了大量繁体字版
本的文献资料。因此，繁体字和简体字的关系其实是并
行不悖的。 
实质上，繁简之争的焦点并不应该在于两者的利
弊，甚至不在于它们是否属于文化。之所以会有极力推
崇繁体字的现象，是由于在繁简演变的过程中出现了一
些不够科学恰当的方法，例如简化汉字有一部分是通过
符号代替法来的，而个体简化与类推简化的不统一，《简
化字总表》规定，从“軍”旁的字都简化为“军”，如
“浑”“挥”，可是“運”却简化为“运”；从“單”旁的字都简
化为“单”，可是“戰”却简化为“战”。再比如多繁对一简，
“发”字对应两个繁体字“發”和“髪”，一个是“發展”的
“發”，一个是“头”的“髪”，结果现在满街都是“美發”、“發
廊”，其实应该是“美髪”“髪廊”[7]。汉字整理和简化的目
的是使汉字更有效地记录语言，满足交际的需要[7]，但
是由于简化方法不够尽善尽美，造成了现在用字的混乱
和繁简转换的困难。因此，如何创造并运用更加规范科
学、行之有效的简化方法，从而追求减省笔画又能保留
更多汉字表意性特点值得进一步深思和研究。 
综上所述，汉字繁简各有利弊，但都是中国文化
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都能代表一种文化。汉字
简化为大势所趋，如何协调追求高效便捷与保留字形表
意，方为研究工作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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